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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老辅导员校友代表在台上接受访谈，主

持人问我做辅导员最大体会是什么？我讲

那就是清华的教育，清华的校训，育人又

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令我们自强不

息、报效祖国！

回顾五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有幸为“两

弹一艇”、核电发展做出自己一份贡献感

到由衷的欣慰。心地阳光、快乐工作、健

康生活，也是人生之幸福。

值此毕业 50 年，我也衷心感谢各位

同学的帮助，感谢我的爱人，她是我化七

同班同学，和许多清华学子一样，一生为

核事业奋斗，并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同甘

共苦、相濡以沫。时光流逝，我从心底衷

心祝愿我们这一代清华人个个欢度晚年，

健康长寿！

我是清华电机系高电压专业1967届毕

业生。时间流逝，转眼离开母校已经整

整50年，我虽然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在

事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母校争得

荣誉，也没有实现“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

年”的目标，但是我对母校的情意，随

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不仅没有淡

忘，而是更加浓烈。

因为有长辈在清华工作，从初中开

始，我每年暑假都要陪奶奶到清华住几

天。我熟悉清华的一草一木，对清华早就

一往情深。工字厅、大礼堂、体育馆、水

木清华、荒岛都是我和邻居小伙伴常去

玩的地方，在工字厅旁的小溪里摸鱼的景

象至今历历在目。记得我在一教门厅的橱

窗里看到清华学生的机械制图展览，让我

流连忘返，觉得太漂亮、太不可思议了，

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画出这么美的图

纸。果然，1961年入学以后，我在两年的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课程的学习中，

在异常严格的要求下，全部作业和考试都

是满分，无一例外。

在清华学习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学校的治学思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做学问的方法。毕业后同学们聚会，

每当回忆起当年老师们讲课的风采时，

都记忆犹新，无限感慨。当年用过的教科

书、工具书和笔记本我都视为珍宝，一直

舍不得扔掉，到有了手机和电脑，便一一

拍照存档后才进行了清理。

“理论力学”是一门严谨、逻辑性特

强的学科，每节课老师都会在黑板上画一

个猪腰子状的钢体，在上面演绎古典力学

的各个定律；“电工基础”课上，电路图

中，表示电流的空心箭头和表示电压的箭

头把正方向的概念表述得清清楚楚；“电

机学”是电机系的经典课程，讲变压器

时，老师都会在黑板上画一个铁心及两侧

绕组的示意图，在上面演绎电磁的各个定

律。简单、清晰和不变的示意图，彰显讲

课者的自信，那内在的逻辑性给人以美的

享受。

这就是清华范儿

○马大鹏（1967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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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篇文章写到：一个民族和

国家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有希望的，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只能震惊世界。回想

清华老师所体现出的治学思想正是如此：

基本概念清楚，思路清晰、严谨、逻辑性

强，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使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正如陈汤民老师所说：“学好一

门‘电机学’就可以走遍天下。”又如程

凯老师所说“学生不需要金子，要学点金

术”，“读书要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

最后都撕掉。”清华培养学生，注重能力

和素质，而不仅仅是知识。

清华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在我们系

“电工基础”“电机学”和“电工计量”

等课程的实验报告中，最后都有一项“讨

论”的内容，鼓励学生对实验所涉及的深

入的、超范围的或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内容不限，可多可少，可深可浅，养成学

生独立思考的习惯，自己提出问题，自己

解决问题。这项训练培养了学生在工作中

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自己鲜明的特

点，即清华范儿。回忆我自己一生的工

作，虽然平平淡淡，没有接触过什么重大

的技术问题，没做过大学问，也能体现出

一个清华学子看问题独特的角度。

在军粮城电厂当工人时，全国推广发

电机带电测温技术，要使用一台带电测温

电桥，价格昂贵，各厂纷纷购置。厂里派

我到太原二厂学习，我发现，所谓的带

电测温电桥就是在厂里已有的五位电桥

里增加一个滤波线圈，为了与五位电桥

的测量精度（0.02级）匹配，采用电阻极

为稳定的白金丝绕制。当时，五位电桥是

电厂高压试验室价格最贵的试验仪器，再

购置一台带电测温电桥，完全是重复购

置。我就提了一个建议，自己绕制滤波线

圈，配上厂里原有的五位电桥，组成带电

测温电桥。谁知白金丝让我们为了难，联

系了天津、北京几个厂都不给加工。这时

候，我想起了在清华学过的“误差传递”

的概念，发现滤波线圈电阻因温度引起的

变化本来就不大，误差传递时还会缩小，

便萌生了用普通漆包线绕制滤波线圈的想

法。进一步分析，试验最终测量的目标是

温升（定子线圈最高温度与冷却介质温度

之差），用带电测温电桥测的是电阻，用

电阻换算的是绕组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

有一个误差；计算温升时，风温是用普通

温度计测量的，又有一个温度计的误差，

这两个误差传递到计算结果（温升），远

远超过滤波线圈电阻随温度变化的影响，

根本没有必要采用白金丝，我们没花一分

1984 年在成都参加电力部会议时，马大
鹏学长（左）与清华电机系高压教研室吴维韩
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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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就开展了这个试验项目。

又如，上世纪80年代的潮流计算，数

学模型采用交流法，当时的计算机又十分

落后，所以费时、费力，计算结果是厚厚

的一沓纸，如同天书。对于现状电网，算

算还有意义，对于规划电网，因节点负

荷、线路参数等原始数据的误差都在10%

以上，也就是个定性计算，根据误差传递

原理，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采用这么精确

的计算方法。但是整个电力系统，大家都

在那里津津乐道地算着。我采用直流法编

了一个计算程序，计算误差虽然比交流法

大一些，但是与从原始数据传递过来的误

差相比，几乎可以忽略。由于使用简单，

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一边讨论

问题，一边就可以把潮流计算出来。

再如，“电网综合供电能力”是电网

评价的一个指标，经常出现在同行的口

中。但这么多年，它既无定义，也没有统

一的计算方法，特别是对合环运行的电

网，根本没有考虑电源、负荷的分布对潮

流、电网供电能力的影响。若干年前那场

关于“50万电网是否过剩的争论”，谁也

没用“电网综合供电能力”的数据说话。

1983年，我参加天津大学举办的能源

规划培训班，学了线性规划，1985年了解

了直流法潮流计算的公式，把二者结合起

来，搞了一个在电网结构、节点属性（是

发电，还是负荷）确定的条件下，电网所

能承受最大负荷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考

虑了电源、负荷的分布这个影响合环电网

供电能力最重要的因素，肯定与“电网综

合供电能力”密切相关，而且我也设想了

许多如何使用这个计算结果的方法，但是

在大家对“电网综合供电能力”的定义都

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也很难有什么作为。

离开清华以后，在工作中还有过一次

与清华老师的接触，深刻感受到老师身上

的清华范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80年，全国开始启动电网规划

工作，华北电管局在北京举办规划培训

班。前面讲课的几位都是各单位的老总、

技术权威，德高望重，但他们只有丰富的

阅历和实践经验，想到哪，说到哪，效果

并不是十分明显。最后一位登场的是清华

电机系孙绍先教授，题目是“马尔科夫过

程”。他把一个复杂的系统，深入浅出地

讲得明明白白，与会者连呼解渴，产生了

轰动效应。主办人介绍说，“马尔科夫过

程”刚刚从国外引进，高校里还没开课，

资料就是一本原文的教科书，交给孙教授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讲得这么好，向他表

示感谢。有学员当场请教孙教授，有什么

妙法，这么快就掌握得那么好？孙教授

说，虽然我外文没问题，但是文字叙述我

也看不懂，看不懂就看例题，有了具体数

字，就有了形象思维，再把文字与例题对

照，慢慢就看懂了。多么简单的方法，这

就是会做学问，这就是清华范儿！

我的这些感悟也可能是很肤浅的，在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处于科技前沿

的清华人怎样续写着清华的优秀传统，我

还不十分了解；我也无意贬低别人，只是

想表达对清华的感激之情，因为她确实给

了我们最好的东西。一些同学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得益于清华；大部分人包括我，

尽管没有大的成就，但也没有辜负清华的

培养。在我们毕业50周年到来之际，我最

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母校培育了我

们！ 


